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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二 巧說 

丁一 鈍根退席  

五百比丘聞是深法，心不信解，不能通達，從坐起去。 

有五百比丘聽了這無漏清淨戒法的偈頌，心不相應，就離座而去。 

但從前講到此，再因心不相應而從座離去的可能性，實不會太多。所以這有

點像《法華經》，為了襯托這是大法，就插入有人退席的劇碼。所以以下故事，

各位聽聽就好，不用太當真。 

丁二 退席因緣 

戊一 迦葉說  

爾時，大迦葉白佛言：『世尊！是五百比丘，皆得禪定，不能信解

入深法故，從坐起去。』 

大迦葉看了馬上就說：「這五百比丘平常都是修禪定的。雖定功好，可是對

於深法不曾深入。尤其對剛才所說無漏清淨戒法的偈頌不相應，所以從座離去。」 

戊二 如來說 

己一 現緣  

佛語迦葉：『是諸比丘，皆增上慢，聞是清淨無漏戒相，不能信解，

不能通達。佛所說偈，其義甚深。 

增上慢：雖有所得，卻得少為足。有所得者，禪定之樂。 

佛跟迦葉說：「為這些比丘都是增上慢人！」 

印順法師的說法是：「沒有得道，以為得道」。我的看法是雖有所得，但得少

為足；至少都已得禪定之樂。因為禪定時，身心非常寂靜，沒有任何煩惱，很

多人就以為解脫了。所以不想再求更高的法，以此謂為增上慢。 

「聞是清淨無漏戒相，不能信解，不能通達。佛所說偈，其義甚深」：以佛

所講偈頌，其義理是非常深的。故不能信解，不能通達。 

所以者何？諸佛菩提極甚深故。若不厚種善根，惡知識所守，信

解力少，難得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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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知識所守：痴守於惡知識所說的邪知、邊見。 

佛所說的法，深不深呢？其實佛會適應不同眾生的需求，能夠聽深的就講

深，不能聽深的就講一般的。所以聽者，不會因深而不能信解。 

但經文說：如果未「厚重善根」──非從過去生就開始修行，故未種下深厚

的善根。或者為「惡知識所守」，其實是守於惡知識。當時有很多外道，各有各

的說法，有的人信了這一套後，其它的便聽不進去。 

故「惡知識所守」並不是被哪個惡知識套牢，一定要把這個信徒守著，而是

自己一直痴守於他們所講的。所以其它人講的，或根本不願去聽，或聽了也不

接受。以致對佛所說的，也不能接受。 

其實五百比丘既已跟佛出家，哪會是「惡知識所守」。故主要的問題乃是「增

上慢人」也。 

己二 夙因  

又大迦葉！是五百比丘，過去迦葉佛時為外道弟子，到迦葉佛所，

欲求長短。聞佛說法，得少信心而自念言：是佛希有快善妙語！ 

這五百比丘，在過去迦葉佛時，乃是外道的修行人。那時候的外道，都喜歡

互相爭辯。所以他們到迦葉佛處，不是想聽法，而是要去和祂爭辯。但聽了迦

葉佛所說法，覺得還可以接受，甚至稀有難得，所以讚曰「是佛希有快善妙語」：

這佛講得還真不錯啊！雖稀有，但直截快利、奧妙難得。 

以是善心，命終之後生忉利天。忉利天終，生閻浮提，於我法中

而得出家。 

以是善心，命終之後生忉利天：常謂或隨業、隨習、隨念而往生諸道。不

可能因一善念，即可往生忉利天。 

看樣子他們還是外道，未因此而改信佛教。但因為對佛還有一點信心，以此

命終之後，得生忉利天。 

其實往生何道，是隨這一生的業，而非只靠這個善念，就得往生忉利天。因

為從起這善念到命終，中間可能還有幾十年。幾十年的變化非常大，哪可能只

憑一個善念，就確保可往生忉利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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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五百個外道弟子，每個的因緣又千差萬別，哪可能齊上齊下，皆得往生

忉利天。待忉利天命終生閻浮提，都於我法中而得出家。就算寫劇本，也不能

離現實太遠。 

是諸比丘，深著諸見，聞說深法，不能信解隨順通達。 

深著諸見：以「有所得」為證也，三輪未空。 

深著什麼見？一般人在修行上，比較會有問題的還是外求──以「有所得」

為證量。所以聽到這「無所得」的清淨偈頌，便不能相應，不能「信解隨順通

達」。 

是諸比丘，雖不通達，以聞深法因緣力故，得大利益，不生惡道，

當於現身得入涅槃。』 

以聞深法因緣力故，得大利益：深法當是指義理，而非聲音或文字。 

故如不能信解、通達即不是深法，即不得法益。 

這段經文，我卻不認同。「以聞深法因緣力故」，深法是只聽到聲音就算嗎？

還是得了解義理才算呢？如果只聽到聲音就算，那放給雞狗牛馬聽，他們一樣

皆聞得深法、皆得大利益嗎？不可能。不然的話，把這放在馬路上廣播，聽到

者，便都得到法益了。 

不會只是聲音，當然也不只是文字。如果是文字，雖每個字都看得懂，可是

義理還是不懂。不要說小學生不懂，很多大學教授看了還是不懂。所以深法，

不是聲音也不是文字，而是義理。故不了解義理，就不足以稱為深法。 

雖有此傳說：寺廟裡曬大藏經，牛因走過去，在週邊繞了三圈，以此這條牛

就種下善根了。如果這是真的，那大家等著做牛就好，大藏經也不用看了。不

要把佛法講成怪力亂神。因為非「聞、思、修」，不足以入深法，也不足以得大

法益。 

當於現身得入涅槃：只有為「得法者」授記，那能為未得法者授記？佛法

又不是宿命論！ 

這些比丘既不能得法益，哪可保證「當於現身得入涅槃」？不要說能否入涅

槃，要證得不退轉，也要得初果。未證初果者，哪可擔保其何時可證入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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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這些根本不信受佛語者，哪可確認其「當於現身得入涅槃」！ 

丁三 如來巧化 

戊一 聲聞不能教化  

爾時，佛語須菩提言：『汝往，將是諸比丘來！』 

五百比丘走後，佛就跟須菩提說：「你去，把他們帶回來！」這有點像命令

語氣。所以是比較粗狂的！ 

其實，佛一直強調：佛在僧中。祂雖是法王，但還認為：佛只是僧團裡的一

分子。這和世間的上下階層，我是主、你是僕，是絕不一樣的。一個真有修行

者，絕不會用命令口氣，叫誰做什麼！因為這是出自於對人的不尊重。 

同理「將是諸比丘來！」把他們帶回來，又不是用繩子一綑，就可把他們帶

回來。要說到別人心服口服，至於願不願意回來，還由他們決定。哪可以粗暴

地說：去把他們帶回來！ 

須菩提言：『世尊！是人尚不能信佛語，況須菩提耶？』 

這須菩提頭腦倒是比較清楚哩！他說：「拜託！他們連佛說的都不相信了，

我算哪根葱、哪根蒜！哪可能相信我呢？」 

戊二 如來方便調伏 

己一 現同分身行  

佛即化作二比丘，隨五百比丘所向道中。 

大家都不敢去，所以佛只好用「化身」去。因為佛不能離開那個法會，所以

就化成二個比丘身，隨五百比丘所走的路行去。 

己二 起同分勝解  

  庚一 方便引發  

諸比丘見已，問化比丘；『汝欲那去？』答言：『我等欲去獨處修

禪定樂。所以者何？佛所說法，不能信解。』諸比丘言：『長老！我等

聞佛說法，亦不信解，欲至獨處修禪定行。』 

這即是「同事」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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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百比丘看到有另二位比丘來，覺得很對味，就問：「你們要去哪呢？」

答言：「剛才聽佛所說的法，覺得不相應，所以想找個地方，獨自禪坐也！」 

五百比丘一聽，欵！果然很對味，我們也是聽佛說法不相應，所以也想找個

地方，好好去修禪。 

印順法師說：如來不但化現同樣的身分──比丘，且還示現同樣的痼癖──

重禪。因有同樣的痼癖，所以彼此都覺得很相應。痼癖表示，那不是很好的，

因為只想修禪定之樂，而不想聽聞正法。 

庚二 真實勸離  

時化比丘語諸比丘言：『我等當離自高逆諍心，應求信解佛所說

義。所以者何？無高無諍，是沙門法。所說涅槃名為滅者，為何所滅？

是身之中有我滅耶？有人、有作、有受、有命而可滅耶？』 

彼此距離拉近之後，化比丘才和五百比丘說：「我們應該遠離自高逆諍之心，

而求信解佛所說的法。」 

奇怪，剛才還說佛所說的法不相應，現在竟一翻身馬上說，要求信解佛語，

這轉變也太快了吧！ 

無高無諍，是沙門法：以沙門，總稱「修道」者。以修道，當內銷而非外

求。故不必比高下、起諍論。 

因為真修行者，是內銷而非外求。如果唯外求，便和世間人沒什麼兩樣。世

間人因求名求利，所以有諍。如我們也在比，也在諍你修得什麼，我修得什麼。

或在論，你是什麼見解，我是什麼見解。以此比來比去，諍來諍去，便和解脫

道相違背。 

能內銷者，就不用比高下，不會起諍論。如有人問，我就據實回答。對方若

聽不清楚，可再解釋清楚。如果已講清楚而對方不接受，那就不關我的事了。 

所以不是不能講，也不是在別人還不清楚時，就拉倒；要講到聽者清楚了，

又尊重他的選擇。所以雖無諍，還是要把正見，講清楚說明白。 

涅槃名為滅者，為何所滅：是實有我者，將我滅已，名為涅槃？還是本無

我者，才能證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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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講到這五百比丘，主要的問題在於以「有所得」為證量，而有所得的前

提，乃為有我！有我，才有得、不得的問題。 

既問題在於「有我」與「有所得」。現反問你：常說要證得涅槃，涅槃稱為

寂滅，那「滅」到底是滅什麼？ 

「是身之中有我滅耶？有人、有作、有受、有命而可滅耶？」其實這幾個名

相意思都差不多。有我、有作、有受、有命，都是指「有我」。因為一般人都認

為作者就是我、受者也是我。還有命呢？當然是有我，才有命。 

問題簡單說：「是因為內在實有一個我，把這個我滅掉了，才證得涅槃。還

是本來就無我，所以能證涅槃？」 

如果是實有我，實有當不可滅，可滅便非實有。故必：本非實有我，故可證

滅也。 

諸比丘言：『是身之中，無我、無人、無作、無受、無命而可滅者，

但以貪欲、瞋、痴滅故名為涅槃。』 

為本無我者，故以內銷貪、瞋、痴故，而證涅槃。 

眾生本是無我的，可是很多人都誤以為有我。所以有我，就是癡。故滅者，

首要滅掉我見。其次，因有我見，所以起貪瞋慢。現消除了我見，貪瞋慢也即

拔根而慢慢萎縮了。所以主要是滅貪瞋癡。 

既說是滅貪瞋癡，那再問你：貪瞋癡是實有的，所以可滅；還是非實有的，

才可以滅？當也非是實有的，才可以滅！ 

化比丘言：『汝等貪欲、瞋、痴，為是定相可滅盡耶？』諸比丘言：

『貪欲、瞋、痴不在於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離諸憶想，是則不

生。』 

貪、瞋、痴，若是定相云何可滅盡？故貪、瞋、痴只是因邪見而有的妄想。 

化比丘再問：若滅是滅貪瞋癡，那貪瞋癡是定相，所以能滅。還是為不定相，

所以能滅？ 

定相，就是實有。故定相，當就不可能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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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斷盡邪見、離諸妄想，則不生也。邪見，即指我見也。 

諸比丘答：貪瞋癡非實有故，不在內外中間。若能除盡「憶想」，即無貪瞋

癡可得。 

但云何「離諸憶想」？這裡卻未講得清楚。 

化比丘言：『是故汝等莫作憶想！若使汝等不起憶想分別法者，即

於諸法無染無離；無染無離者，是名寂滅。所有戒品，亦不往來，亦

不滅盡。定品、慧品、解脫品、解脫知見品，亦不往來，亦不滅盡。

以是法故，說為涅槃。是法皆空、遠離，亦不可取。 

憶想：或說是「逸想、溢想」。對相的覺知，如鏡照物，止於了別；而不起

實有見、不起貪瞋慢。 

一般人對「是故汝等莫作憶想」，很容易解釋為「不打妄想」。而不打妄想者，

就是去修定，把妄想截斷。可是修定和真正的智慧乃有很大的距離。 

所以「憶想」，或說是「逸想或溢想」。對所有現象是可以覺知的，但覺知只

是了別，如鏡照物，雖能把外面的景象，非常清楚地顯現出來。但是鏡子無法

取捨，它不能為這花可愛，而想多留；也不能為這隻狗很討厭，就不顯相。狗

來就現狗相，花來就現花相。只是顯相，也不會認為花、狗是實有的。 

而一般人看到外境時，都把外境當實有的；因為起實有見，就隨起貪瞋慢，

而稱為「逸想或溢想」。 

即於諸法無染無離：能了別其相，故非離。不起實有見、不起貪瞋慢，故

非染。 

云何無離？因為對相不只得覺知，還要反應。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時時刻

刻都要對周遭的緣作反應。 

云何無染？既不起實有見，更不起貪瞋慢。這樣「無染無離者，是名寂滅」，

應「是名中道」！所以「寂滅」並非只落入消極無為的那邊，而是和「中道」

相應也。 

所有戒品，亦不往來，亦不滅盡：不以攀緣心、有所得心而持戒。亦不以

斷滅、頑空而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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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為何「亦不往來」呢？第一、不把戒當做「外來的」──因為佛訂了，所

以做為佛弟子的我，只好去守佛所制的戒。第二、不以有所求而持戒──很多

人都講持戒有什麼功德，可以生天，可以結人緣等。這是有所求也。第三、不

以有我而持戒。總之，不以攀緣心、不以有所得心而持戒。 

為何「亦不滅盡」呢？很多人對持戒，常只限於不做的那邊，如不殺生、不

偷盜、不邪淫等。其實持戒不只惡的不作，還有善的要行，要聞思修，要布施

修定等，反正還有很多該做的，合稱為持戒。 

就像人生病了，醫生開的處方，既有不能做的禁忌，也有該進行的療程：什

麼時候吃藥，什麼時候做復健，都有一系列該做和不該做的，這加起來才是持

戒。 

故所謂的「十善道」，也非不殺生、不偷盜、不妄語等十個不而已，不者只

是不惡，還稱不上善。要行善積德，才能稱為善道。如果只是不作惡，雖保證

不墮三惡道，卻不保證能生天，因為生天要福德，只是不做惡，卻無福德。 

所以真正的戒，不只不作惡，還要積極行善，這才不會偏一邊。戒是如此，

定慧、解脫知見亦然。既不以攀緣心、有所得心去取，也不可落入斷滅的那邊。 

是法皆空、遠離，亦不可取：是法皆空，既不可取，亦不遠離。 

「以是法故，說為涅槃」：如此無染無離，不取不捨，才稱為涅槃。「是法皆

空、遠離，亦不可取」：這種講法，其實還是偏無的那一邊。所以我把它改成：

是法皆空，既不可取，亦不遠離。 

汝等捨離是涅槃想，莫隨於想，莫隨非想，莫以想捨想，莫以想

觀想。若以想捨想者，則為想所縛。 

捨離是涅槃想：不以攀緣心、外求心而去思惟分別涅槃乃如何、如何？ 

修行在原始佛教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證得涅槃。但卻非用攀緣心、用思惟

心可證得涅槃。因此用攀緣心、用有求心而去思惟涅槃是什麼，終究只是增加

妄想而已。 

就像很多人，才開始禪修，就在問：「開悟之後怎麼樣？」其實怎麼講，都

和你沒關係，因為那是證量，而非知解。故以攀緣心而去思惟涅槃如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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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和你更隔遠了。 

莫隨於想，莫隨非想：想是攀緣、外求，非想是壓抑。 

莫隨非想：既想不是涅槃，那就把一切想法壓抑下來，便是涅槃了嗎？壓抑

只是以石壓草，而非真正的平靜。故過一段時間後，克制力減輕了，它又翻出

來了；所以當非涅槃。 

欲成就「對一切法不憶想分別」，主要有兩種修法，一是修定，一是修慧。 

從定修者，乃從守一著手，最高能證「無想定」、「非想非非想定」。以我見、

我慢尚未降伏故，終將出定、再入輪迴。 

如修定，因為在專心用方法時，就可以把其它的妄想排除掉。但是這方法，

卻和涅槃不相應。因為就算能得「無想定」、「非想非非想定」，但妄想的根還在，

只是暫時被壓住而已。妄想的根就是我見，若根未斷盡，不管能入多深的定，

終會出定的。而出定之後，我見、我慢又馬上現行，哪和解脫相應呢？ 

從慧修者，乃從剝捨著手，最高能證「滅受想定」。以我見、我慢已降伏故，

才能完全「不受後有」。 

真修慧者，當如剝芭蕉。或者說是內銷，把我見和貪瞋慢，慢慢銷盡，才能

證得「滅受想定」。 

因為已把妄想的根斷除了，就沒有入定、出定的差別。 

莫以想捨想，莫以想觀想：以想捨想，以想觀想，即是修定的思考方式。 

作意用方法，就是「以想觀想」。比如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和數字上。「以想

捨想」：因為把心集中在方法和數字上，就可以把其它的妄想雜念排除掉。因此，

這兩個都是指修定的方法。 

若以想捨想者，則為想所縛：以修定者，都偏於寂樂無為。或為坐所縛，

或為靜所縛，或為方法所縛。 

因為境界會產生刺激，受刺激心就不能安定，所以崇尚修定的人，都會偏向

於遠離境界，而不喜歡和人群、塵境打交道。最好躲在深山裡，才是最好的修

定處所。所以會愈來愈孤僻，這即是「為想所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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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為坐所縛」？沒事就喜歡上坐，其它的都無興趣。云何「為靜所縛」？

只能安處在閒靜的場所，如碰到喧囂，就會反彈得很嚴重。心愈想求定，對動

鬧反而更敏感。云何「為方法所縛」？在專心用方法時，雖無妄想，可是對外

在的境界，一概不知不應，所以是掛一而漏萬也。 

這種方法在過去時代，就不適用，在今天更不適用；因為今天是個動盪的時

代，是個資訊發達的時代。除非你的福報特別好，可以一輩子不與別人打交道，

不然就會和時代脫節。 

有的人上山打禪七，打完之後，回來心比以前還亂。因為很多事情都累積下

來，得在很短的時間內處理掉、消化掉，所以心比以前還亂。 

若七天只是遠離一下，逃避一下。心態、觀念完全沒改變，再回來時，問題

還是一樣。他會想：沒關係，待撐過去後，下次再去坐久一點。這即是另一種

形式的輪迴。 

汝等不應分別一切，受想滅定一切諸法無分別故。若有比丘滅諸

受想得滅定者，則為滿足，更無有上。』 

以上文句雖多，卻還未說：當如何才能證「滅受想定」。 

既《寶積經》是偏向大乘，哪會以證「滅受想定」為最上。因為大乘一向認

定，要證「無住大涅槃」才是最高上的。 

其次，云何又說「一切不要分別」，才能證得「滅受想定」？「一切都不去

分別」，跟入定或無記，有何差別呢？ 

「則為滿足，更無有上」：這是真已圓滿了？還只是得少為足呢？以大乘的

立場，不會把證得「滅受想定」，當做最高境界。 

如前述：乃以「剝捨」而能證「滅受想定」，尤其當「剝捨」的是我見、我

愛、我慢也。 

還有「滅受想定」到底當怎麼修也沒有講。我的看法：「滅受想定」還是要

從內銷去修的。內銷主要是銷我見、我慢，再去銷受和想。 

一般人的心態分做三種：第一是向外求的世間人。第二是守於一、止於一的

外道法。第三是內銷，才與真正的佛法相應而證得涅槃。 



 146

從中道的立場看「滅受想定」，乃還落一邊。何以故？只偏說「不取」，而

未顧「不捨」。 

然只是「滅」受想，還偏於滅。只說「不取」，而未說「不捨」。剛才不是說

「無染也無離」嗎！不取當就無染。可是無離呢？無離就是不捨。 

故「不捨」者，即大乘所謂「無功用行」───於「無功用心」中猶能覺

知、抉擇也。 

前已謂：真正的定，對境界還要能覺知、反應的。所以大乘講到最後，是無

功用心、無功用行。雖不用意識分別，即能對境界作抉擇與反應。 

云何於「無功用心」中，而猶能覺知、抉擇呢？其乃全方位、全自動的導

航系統也。 

比如是某一行非常頂尖的專家，別人的問題，他連想都不用想，就可以直接

回答。而不是專家者，恐怕連問題都聽不懂；聽懂了想很久，還無法回答。因

為不是這一行的。 

如果可不用再思考，就可直接反應，即近於「無功用心」。表示他已登峰造

極，成就為「全方位、全自動的反應系統」。 

當然「全方位、全自動的導航系統」也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得一再地更新、

升級。 

然而就算已證此地，就已圓滿了嗎？如果已圓滿了，就不會有八地、九地、

十地的差別。所以無功用心，其實還是可向上提昇的。 

就以大家比較熟悉的導航系統，有二個關鍵：第一、這 GPS 的定位有多精

準？以前是二十公尺，現在可以到十公尺以內，可定位得更精準。第二、圖資

得不斷更新。所以雖稱為全自動的導航系統，可是還得不斷再提昇。 

總之，還是不離「有功用心」的努力，才能有「無功用行」的成果。 

當從哪邊去提昇呢？從有功用心去提昇的。因為新的 GPS，當是靠人的努

力才能提升的。圖資也得不斷收集，才能更新。所以要從有功用心，去證無功

用行。 

而不能像很多學禪者，開口閉口都是無分別，無分別智比登天還難，而且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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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智是要從分別去著手的。 

故此時我們當努力的是「有功用心」的因，而非守株待兔地等「無功用行」

的果。尤其在學法裡，最重要的是從建立正見著手，如果沒有正見，其它的都

不用奢談高論。因為連根都沒有，哪有什麼枝葉花果呢？ 

丁四 受教得脫  

化比丘說是語時，五百比丘不受諸法，心得解脫。來詣佛所，頭

面禮足，在一面立。 

佛化做二比丘，去和那五百比丘說法。五百比丘聽了心開意解，即證得阿羅

漢果。 

前面聽佛本尊說法不相應，現在聽了化比丘說的，不只能相應，還證得解脫。

但化身說的，會比本尊說得好嗎？這個故事，大家聽聽就好。 

丙三 密說 

丁一 密論自證  

爾時，須菩提問諸比丘言：『汝等去至何所？今何從來？』諸比丘

言：『佛所說法，無所從來，去無所至！』又問：『誰為汝師？』答言：

『我師先來不生，亦無有滅。』又問：『汝等從何聞法？』答言：『無

有五陰、十二入、十八界，從是聞法。』 

汝等去至何所？今何從來？處所本自性空，故無所來，亦無所去！ 

剛才叫須菩提去把他們帶過來，須菩提不敢；現在竟然全都回來了。所以須

菩提既高興，大概也很好奇，就趕快跑去問：「你們剛才到哪裡去？現在又怎麼

回來了？」不是問從哪裡回來，而是問什麼原因，使你們又回來了。 

諸比丘言：「若問我到哪裡去，本來就沒有一個固定的場所，可讓我去。」

因為地名，乃只是假名。比如說台南巿，在地圖上雖可看到界限，可是實際上

並無界限，因為界限是人為的。其次，就算有界限，其景象也是不斷在變化。

所以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可讓我去。如果是固定的，我就既去不了，也出不

了也！ 

誰為汝師？汝以誰為師？答云：以法為師。而法乃既不生亦不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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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是佛陀座下解空第一的比丘，他一聽當然知道，這五百比丘，轉眼之

間，刮目相看，現在講話振振有詞，所以好奇地再問：「誰為汝師？」──你們

剛才是聽了什麼人說法，現在變得這麼伶俐？ 

我是聽誰說法？我們是依法不依人。佛弟子雖以佛為師，但因為佛乃以法為

師，故終究而言，佛弟子還是以法為師的。 

這法就是宇宙間不變的真理。這道理是從來不變的，所以既不會生、也不會

滅。但得透過觀察才能覺悟。 

從何聞法：從何而悟入法的要義？從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本來空幻而悟

入也。 

你說法是不會變的，可是總要有個入口才能切入。我們都聽說過牛頓發現萬

有引力的故事，是因為看到蘋果掉下來而頓悟的。所以法雖無所不在，但總要

有個入口，才有辦法切進去。 

基本上是從觀察現象，再慢慢歸納出它的軌則。所以佛法的道理，不是佛發

明的。因為它本來就存在，可是一般人不曾覺悟。因此，若問從何入口而得覺

悟？答云：從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本來無常、空幻而悟入也。 

又問：『云何聞法？』答言：『不為縛故，不為解脫故。』 

這主要是問：因何動機而去聽聞佛法？  

答言：『不為縛故，不為解脫故。』其實，這種答法乃犯了「以果為因」的

錯誤。因未聞法前，實未悟也。 

我覺得這種答法，有點錯誤。如果已經悟了，當可以說：一切心行，乃「不

為縛故，不為解脫故」。可是未悟之前，是屬於世間人的心態。而世間人的心態

乃都是有所求、有所得的。以已悟者的見地，說未悟前的動機，這就犯了「以

果為因」的錯誤。 

這情況就像有人問：佛法不是都說「諸法無我」嗎？可是云何釋迦牟尼佛出

生時就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這不是有我嗎？我說：那時候祂還沒開悟啊！

如果祂那時就開悟了，幹麻還要出家苦行才覺悟呢？ 

一般人如果「不為悟，不為解脫」，一切無所求者，哪會去參禪覺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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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問：『汝等習行何法？』答言：『不為得故，不為斷故。』 

不為得故，本無能得者也。不為斷故，諸法本不常不斷也。 

一般人的修行，或偏向於有所得，或偏向於出離、斷滅。而我們所崇尚的法，

乃非為求得，也非為求斷滅。 

不斷很明確，諸法本來就是不常不斷的。哪云何「不得」呢？本來就無能所，

哪有「得或不得」呢？ 

又問：『誰調伏汝？』答言：『身無定相，心無所行，是調伏我。』 

心無所行：本無能作主、抉擇之自心。 

既說不是得也不是斷，那是以何而來調伏你的身心呢？ 

身無定相：這大家很容易了解，從出生到慢慢長大、衰老，當是無有定相。

有定相，就長不大。有定相，就不會老病死。 

心無所行：這「行」，就是「受、想、行、識」的行，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

抉擇。這比較難意會，因為一般人都覺得內有一個能作主、能抉擇的心。但仔

細去分析：抉擇者竟是誰呢？抉擇者乃眾緣爾！ 

因為不管怎麼抉擇，一定為有種種因緣，才形成這樣的抉擇。甚至因緣者，

有內緣與外緣，內緣就是我的根身和業識，外緣是種種境界。外緣中有與內緣

相應者，有與內緣不相應者。 

比如我的體質，吃什麼東西就有不同的反應。這不是我要它反應，它才有反

應。而是吃了，身體就有適宜或不舒服的反應。如中國人講的，諸法或相生或

相剋，而形成相應和不相應的結果。這不是我作意形成的，而是眾緣在配對、

抉擇。 

這眾緣，當然會變，既內在的因緣會變，外在的因緣也會變。比如年紀大了，

體質不同！最重要的是觀念改變了，相應和不相應的就差很多。有些過去覺得

咬牙切齒的傷心事，現在可一笑置之。 

因此「心無所行」，乃謂非我，或非心在做抉擇！而是眾緣所生爾。既是眾

緣在抉擇，那就一切隨順因緣就好了。所以在佛教，不談自由意志，因根本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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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由意志，既無我，哪還有自由意志呢？ 

簡言之，以隨順眾緣而調伏我的業障習氣和貪瞋慢也。 

又問：『何行心得解脫？』答言：『不斷無明，不生明故。』 

云何不斷無明？諸相本來虛幻，不可斷也。 

修行就是為了斷無明，云何這裡謂「不斷無明」呢？為有兩種無明：一、無

明是謂不見性，既見性即斷無明。故此無明，當可斷也。二、諸法的相本來就

是幻化，如夢如電，所以無所謂真相，也無所謂明相。簡言之，相本無可明也。 

所以「不斷無明」，不是指不見性，而是指沒有真相可讓我們去明。諸相本

來就是無明的，眾生也無能明者。 

不生明故：不自以為見真相也。 

所以有智慧者，不會覺得自己已經明了，這是就相而言。因此愈能深入相法

者，乃愈謙遜也。然就性而言，當非常明確；無我性、空性，乃無可置疑。見

性是不著相，而非見真相。既不著相，即無所謂真或假。 

云何不會被騙？若從來不當真，怎麼會被騙呢？為當真的，才會被騙！有人

跟你講什麼有的沒的，你都隨便他說而不當真，那就不會被騙。如果相信了，

就可能被騙。尤其在沒有能力分辨之前，最好都把它當作假的，就永遠不會被

騙了。 

不自以為這是真相，你反而沒事。很多人常有這種錯誤：修行之後，應當愈

來愈明。其實，相本就無可明也。故不執著，就不會被騙，不執著，就不會受

傷。甚至在修行上，我也常講：修行沒有終點。如果既以為已到達終點，這才

是更嚴重的無明。所以見性，只是不著相，而非見了真相。 

又問：『汝等為誰弟子？』答言：『無得無知者，是彼弟子。』 

這問題和前面的，是已重複了。 

又問：『汝等已得，幾何當入涅槃？』答言：『猶如如來所化入涅

槃者，我等當入。』 

汝等已得，幾何當入涅槃？答言：本不離者，何得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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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們已經得法者，到什麼時候才入涅槃呢？ 

答云：如佛有神通，本尊在此，可以化身無數，應眾需求。如來所示化身得

入涅槃時，我等就入涅槃。 

化身會不會入涅槃呢？化身本來就在涅槃裡，哪需再入呢？ 

人有煩惱，化身哪有煩惱？所以化身根本沒有入和不入涅槃的差別。對一個

真正了解法者，本來就不離涅槃：諸法既性空，諸法既無我，所以法爾涅槃。

於是既本不離，何得再入？ 

又問：『汝等已得己利耶？』答言：『自利不可得故。』 

若問：『汝是自了漢耶？』答言：『自了，不可得也。』 

我們修行的目的，就是能自利利他，那你們已經得到自利了嗎？ 

答言：自利不可得故。既無我，當然就沒有「自」了；哪還能自利呢？ 

很多大乘罵小乘是「自了漢」，只顧自己不顧眾生。如果只顧自己，表示他

的我執、我見還很重，根本不可能得解脫！所以罵小乘是自了漢者，表示其對

空義、解脫道，完全不了解才會有此謬言。 

後來我講到「自了漢」時，把「自了」別作定義：把有我的「自」給了斷了，

了斷即是證得無我。不是只顧自己而稱為自了，而是把有我的自，給了斷了、

降伏了，才能和解脫相應。 

所以願大家都當個自了漢，為當自了漢後，才能清淨菩薩道。 

又問：『汝等所作已辦耶？』答言：『所作不可得故。』 

我們常聽「所作已辦」，那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應該就「所作已辦」了。

可是爾後四十五年間，卻忙著講經、說法、制律。所以辦不辦，其實是沒有界

限的。 

但為有些人，未辦有負擔，已辦也有負擔；所以問題不是作或不作，而是有

沒有負擔。如果都沒有負擔，則不管作或不作，都稱為「所作已辦」。 

從法來看，所作不可窮盡，因為本就必須和周邊的緣不斷互動。所以從這個

角度來說，即無所謂的「所作已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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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為能作、所作不可得故，言不至「所作已辦」也！ 

又問：『汝等修梵行耶？』答言：『於三界不行，亦非不行，是我

梵行。』 

不作意者，即不行。功德、相用不可盡故，亦非不行。 

「於三界不行」，是指以無我，而不作意取捨。一般人都以自我中心而作意

取捨，這就是行。用唯識的講法，就是指末那識的我見、我愛、我慢等。當修

行到慢慢把我見、我慢降伏了，就可以不作意、不在境界作取捨。 

亦非不行：但是他還得對境界作反應，而且是作非常精準的反應。如《普門

品》所謂「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

即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眾生需要什麼，他即能非常精準地去反應，這是行

還是不行？不能說不行，因為有反應；可是在反應的當下，卻未經過思考抉擇。 

因為大菩薩已和無功用心相應，所以不用作意去抉擇，即可直接反應；且這

反應和對方的需求，是完全精準對應的。所以是非行，也非不行。 

又問：『汝等煩惱盡耶？』答言：『一切諸法畢竟無盡相故。』 

我們常說要斷煩惱，但煩惱可斷盡嗎？先不說煩惱能不能斷盡，水可能完全

沒有浪嗎？其只是大浪和小浪的差別。當浪很小時，我們認為已經水平了，用

顯微鏡去看，其實還是有上下起伏的。 

記得以前有人問我：「學長，你現在還有沒有煩惱？」我說：「以波浪作比喻，

現在還是有浪而非無浪，但一、浪的起伏，已沒那麼大。二、頻率也沒那麼高。

三、持續的時間很短，有的人一氣，要氣好幾個月，有的人氣一下子就平靜了。 

所以不要想完全斷煩惱，只要符合以上的趨勢，就可慢慢邁向解脫的。 

又問：『 汝等破魔耶？』答言：『陰魔不可得故。』 

『 汝等破魔耶？』答言：『魔是家親。』 

以上講法，大都偏向空義，下面講一個比較有趣的公案： 

保福清豁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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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為甚麼不能盡底

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為甚麼翻成家賊？」師曰：

「內既無應，外不能為。」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消

息。」 

家貧又遭到賊時，當怎麼辦？修行人問這問題是什麼意思。家貧，是指善根

不夠、福德不足。遭劫者，所以在修行的過程中逆障特別多。很多人在這個時

候，信心便動搖了。 

師曰：「不能盡底去。」保福清豁禪師很酷地說：「你放心好了！這賊再怎麼

偷，也不可能把你偷光的。」再問：「為什麼不可能把我偷光呢？」 

師曰：「賊是家親。」這句話很唐突。為什麼說「賊是家親」呢？因為不管

是妄想、雜念或煩惱，都是真如心所示現的，都是佛性所示現的；所以在你煩

惱時，佛性還在也。 

一般人都習慣把煩惱當敵人，而與之對立衝突。其實煩惱也是真如心所示現

的。所以為何是家親呢？因為既修行是用真如心，造業、煩惱也是用真如心。

真如心是不落兩邊的。 

問：「既是家親，為甚麼翻成家賊？」既它們都是親戚，為什麼又做賊呢？

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為。」上樑不正下樑歪，因為心中沒有正知見，所以

妄想雜念就變成煩惱。如果心中有正念，雖念起落當不會變成煩惱。 

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消息。」若抓到賊時，當怎麼辦？

這問的人實在沒有善根。因為癥結不是如何去抓賊，而是你的主人到底在哪裡？

主人在，就不會變成賊！故哪需問：抓到賊時，當怎麼辦？若主人在，乃冤家

變親家也！本來就是一家人嘛！不合，即成賊；合則不是賊矣！ 

既成為一家人，那就「內外絕消息」，不用他人再來說三道四。所以不要用

對立的思考方式，去看周邊的境界，說這個是魔、那個是魔！你自己才是魔哩！

而要用包容的思惟方式，怎麼包容？是否變成善惡不分？不是！包容的大原則

乃為一切法都是緣起的，都是相關互動的。既同中有異，也異中有同。在緣起

的大網中，相涉相入而非衝突矛盾也。 

又問：『汝等奉如來耶？』答言：『不以身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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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空相應，即是奉如來，故曰：不以身心故。 

你們真已如法侍奉如來嗎？答言：『不以身心故。』一個好學生，不是常常

黏著老師，跟東隨西，而是當把功課做好。同理，如來的弟子，當如何侍奉如

來呢？好好把法釐清楚，修法、證法、弘法，就是在侍奉如來。 

所以佛弟子，不用每天拿著念珠念如來名！而當求法、知法、修法、證法、

弘法，以此都和佛在一起，奉的不是如來的報身，而是如來的法身。 

又問：『汝等住福田耶？』答言：『無有住故。』 

眾生雖以僧寶為福田，但僧眾者不能自認是福田。 

僧眾是不是福田呢？對眾生來講，僧眾是福田。可是僧眾不能自認為「我是

福田」。眾生為何以僧眾為福田呢？主要為僧眾能講經說法，因為講經說法就可

把很多不清楚的理釐清楚，不當的行為調妥當，所以能讓身心變得更和諧，故

稱為福田。 

很多人以為僧眾是福田，乃為我現在布施一塊錢，將來能得到兩塊錢。如果

是用投資的觀念來看福田，那僧眾憑什麼，能讓你的投資必成全呢？因此是為

法師能夠講經說法，所以能成就你的福德。而非眾生託了法師的福，而稱僧眾

為福田。 

如果把福當做定性、定量，則很多眾生託法師的福，那法師的福不就很快被

耗盡了嗎？所以不是這樣的福田。 

總之，我認為：一個僧眾不能自以為是福田而平白受供養。因為受供養的緣

由很簡單，因為能法布施，所以信眾以財布施，這本來就是對等的。如果不做

法布施，而不斷地接受信眾的供養。講白一點，等著下輩子披毛戴角還吧！因

為對眾生虧欠太多。 

這世間有權利就有義務，這本是相待的。所以對我個人而言，寧可受得少，

施得多，永遠不會虧欠。而不可受得多、施得少，讓這輩子負債，故下輩子就

得慢慢去還。 

所以不要不會講經說法，又把廟蓋得很大。以世間來講，既不合環保，又透

支太多的福報了。故將來絕不會有好下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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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問：『汝等斷於生死往來耶？』答言：『無常無斷故。』 

生死其實就是無常的變化，諸法本來就是無常、無斷的。所以云何斷生死呢？

那斷的是什麼？斷的只是相。本來有煩惱的相，變成沒煩惱，本來有罣礙的相，

變成無罣礙。而非從此斷滅也！ 

又問：『汝等隨法行耶？』答言：『無礙解脫故。』 

既一切是法，胡有行與非行？ 

云何不隨法行呢？法本來就無所不是、無所不在，哪可能不隨呢？ 

所以真會修行者，乃無處不是道場。只要有道心、有正知見，什麼地方都是

好道場，什麼地方都無礙解脫也。 

又問：『汝等究竟當至何所？』答言：『隨於如來化人所至。』 

汝等究竟當至何所？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化雲萬里天！ 

你們最後當到什麼地方去？答言：如來化人所示現處，我們就隨到彼也。化

人可作意要到哪裡去嗎？不可！所以無意也。 

其實，這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化人雖無意去哪裡，但受本尊控制，就像傀

儡一樣，傀儡無意動或不動，而是受人控制。如果是這樣，則與空義不合。 

一般人常講「千江有水千江月」，可是你有沒有發覺：一定要有天上的月，

才能影現千江的月。天上的月就像本尊，千江的月乃如化身，這還是有主、有

從的。 

至於「萬里化雲萬里天」，我不是說萬里無雲哦！因為萬里無雲的時間，其

實非常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有幾天是萬里無雲的？太少啦！第二，如果

你喜歡爬山郊遊，會喜歡萬里無雲的天氣嗎？不，熱死了！所以有雲比較好，

只要雲層不要太厚、太密，有雲反而比較可愛。 

更最重要的是，雲到處可示現，也到處可散逸。雲沒有本尊，這朵雲聚攏了，

那朵雲散掉了，它們之間不會互相瓜葛。 

「汝等究竟當至何所？」就是隨眾緣示現而沒有罣礙，這才和解脫相應。而

非化身，本尊示意就化，本尊不示意就不化。這還是受控制也，故與解脫道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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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應。 

丁二 時眾開解 

須菩提問諸比丘時，有五百比丘不受諸法，心得解脫。三萬二千

人，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這段和前面的竟完全一樣，既是五百比丘，也是三萬二千人。但這部分我覺

得並不重要。因最重要的就是能了解空義，尤其能精準地扣住中道不二法門。 

《寶積經》雖標榜中道不二，但很多地方還是偏一邊，而不如其說。用我們

的思考方式，可以把它調得更精準、更圓滿。 

 


